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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走出来的著名国际记者_爱泼斯坦 

时间：2005-6-20 8:08:42 来源：每日新报 阅读680次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26日上午1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昨天在北京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本报记者前天赴京，在这位从天津走出的杰出国际主义新闻战士

遗像前敬献了花篮，并对其夫人黄浣碧女士进行了专访。 

  新报专访爱泼斯坦夫人 

  参观周邓纪念馆临终前完成夙愿和《天津日报》有缘故里寻踪“爱老乡” 

  昨天上午，很多群众自发来到八宝山公墓，送别这位令他们爱戴的老人，其中不乏专程从

天津赶去的“老乡”。黄浣碧接受采访时说，爱泼斯坦对天津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童年和青

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他在天津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从天津开始走上了毕生信

仰的共产主义道路。 

  爱泼斯坦身边的工作人员、《今日中国》的田利华告诉记者，爱泼斯坦4月刚刚度过90寿

辰，那些天他的精神很好，还参加了很多活动。4月23日，他还到天津参加了天津集邮总公司

为他发行的爱泼斯坦个性邮票的首发式。 

  回到北京后，5月5日他在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有关抗战题材的采访。第二天，他发觉身体

不舒服，有点发烧，于是送到协和医院救治，当时体温是37℃多。在协和医院观察室护理一段

时间后，热度不退，于是就进行住院治疗，后来逐渐发现老人肺部等身体多处部位感染，病情

越来越严重，加上年岁比较大，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无效后去世。爱老的夫人黄浣碧对记

者说：“爱老(人们对爱泼斯坦的尊称)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一生该做的大事基本都已完成，

没有留下遗憾。而且由于发病突然，没有遭受更多痛苦。”她说：“爱老生前多年来的一个心

愿就是回天津去看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纪念馆，这个愿望也在他临终前的一个月时实现了。看

过周邓纪念馆后，爱老对我说，这个纪念馆建得好，比我想象得还要好！” 

  黄浣碧说：“2000年以前，爱老经常到天津去，特别是有朋友来，他就会带朋友去天津，

到他年轻时学习工作的地方。” 

  黄浣碧还说，爱老和她都对《天津日报》有感情，《天津日报》有多位记者都曾采访过爱

老。文艺部还编辑了《犹太人在天津》的画册，爱老很喜欢。“天津的变化很大，很多旧时的

地方都认不出来了，《天津日报》的宋安娜还帮助爱老考证过很多他从前学习生活过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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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浣碧说，最后一次去天津时，爱老看到《天津日报》对他的报道后，特别高兴。 

  采访时，记者取出一本爱泼斯坦生前写的回忆录《见证中国》，请黄女士签名，她一边

写，一边对记者说：“爱老一生从事新闻事业，他在新闻上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字，要凭良心真

实地写作。”她还指点记者说：“爱老一生没有停止写作，坚持不懈地写作。爱老写作速度很

快，但是，他用于思考的时间很长，总是先把稿子在脑子里写好，然后动手写起来就快了。”

说话间，黄浣碧指了一下身边爱老的画像继续说：“爱老在构思文章时最喜欢的姿势是躺着，

所以，很多老朋友都说爱老的文章是躺着写出来的！” 

  采访的最后，黄浣碧说：“爱老一生都热爱中国，一生不变地信仰共产主义事业。一个多

月前，在他90岁寿辰时，他还说，我现在只有73岁，因为我是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的，

我的家在中国。” 

 望海楼上幼儿园在马场道读小学 

  爱泼斯坦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1915年，两岁

的爱泼斯坦在母亲的怀抱中来到中国。最初，他们一家落脚哈尔滨，1920年，爱泼斯坦一家从

哈尔滨迁往天津。 

  初到天津，爱泼斯坦一家住在海河北岸意大利租界，当时意大利人给那条街道取名“利马

窦路”，中国人称为“营盘小马路”，后改称“光明道”。后来，他家又搬到了德租界的“威

廉街”，天津人称武昌路的一所公寓中。 

  爱泼斯坦是父母的独生儿子，虽然他家收入并不丰厚，但是，父母竭尽全力让爱泼斯坦接

受最好的教育。5岁时，爱泼斯坦就进入法国租借地的“圣母得胜堂”学习，“圣母得胜堂”

就是现在海河狮子林桥头的望海楼。实际上，爱泼斯坦所上的是“圣母得胜堂”的幼儿园。 

  7岁时，父母送他进入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读书，名为“天津美国学堂”。这所小学在马

场道。对这所学校，爱泼斯坦也有很多记忆：学校里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肖像，在教室的墙上

挂着美国民间故事贴图。 

  由于在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学习英语，因此，爱泼斯坦一生几乎都是以英文写作的。 

  85岁能想起10岁前看的片子 

  在爱泼斯坦的童年，电影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爱泼斯坦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

已经85岁了，但是我仍然能够一下子就想起我在10岁前看过的那么多电影的名字和场面，可见

这种传播的威力。” 

  他在回忆录中说，那个年代，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大多是无声片，观众听不到电影对白。

电影票很便宜，儿童票就更便宜了，因此，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电影院看中午或下午的廉价

场。他看到银幕上出现英雄人物时就欢呼，出现坏人就斥骂，出现谈情说爱的场面就唏嘘嘲

笑，有时电影无聊时还会搞点恶作剧。“我们男孩子一般坐在影院二楼票价便宜的座位上，我

们把纸折成小飞机或者飞镖，把嚼过的口香糖粘在飞机或飞镖头上，瞄准楼下秃顶的头上投出

去。” 

  正如爱泼斯坦所说，童年时的电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卓别林演的《寻子遇仙

记》，朗·钱尼主演的恐怖片《歌剧院的幽灵》，鲁道夫·瓦伦帝诺主演的爱情影片。 

  爱泼斯坦认为好莱坞电影中有不少“文化垃圾”，美国人借此来向人们灌输美国式的价值

观。同时，爱泼斯坦也对一些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子表示赞赏，比如《西线无战事》《小



人物》《光荣的代价》《百老汇旋律》等影片。 

  看电影时发生了一次意外，而这次意外，改变了爱泼斯坦的一生。一次，爱泼斯坦在奔往

电影院的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倒，左边大腿骨被撞成三截。在卧床养伤的几个月中，爱泼斯坦迷

上了书籍，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小读者。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每隔5年读一遍《战争与和平》 

  在养伤的日子里，爱泼斯坦的伤腿打着石膏，挂在一根坠着滑轮和重锤的绳子上，但是，

他看上去却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因为，就在这时，不到10岁的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与书

籍初恋了。 

  对读书，爱泼斯坦颇有心得。在读书上，他一贯坚持只要能够找到原文原著的就绝不读译

文。特别是在阅读俄文著作上，爱泼斯坦一直坚持这个原则。他从俄文的儿童读物开始，然后

迷上了普希金的诗，再到他所钟爱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等，特别是《战争与和平》，每隔5年他都要重读一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之后，他又

开始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经典著作，再后来他开始读列宁、斯大林等人

的作品。 

  爱泼斯坦从来没有进行正规的俄语学习，他的俄语是跟母亲学的，而俄文水平是在如饥似

渴的阅读中突飞猛进的。 

  爱泼斯坦所读的大多数俄文书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当时，爱泼斯坦的父亲是犹太人俱乐

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利用这个便利条件，爱泼斯坦饱读了这个俱乐部图书馆里的藏书。 

  在阅读俄文书的过程中，爱泼斯坦逐渐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坚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为他在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 

  爱泼斯坦还阅读了大量英文书籍，在“美国学堂”的图书馆里，爱泼斯坦埋头阅读了长达

20卷的英文版《知识全书》。后来他又被一些杰出的美国作家所吸引，其中有“美国文学之

父”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还有艾伦·库伯，特别是马克·吐温等美国作家的作品。 

  但是，生活是一本大书，在天津亲眼目睹的现实冲击着爱泼斯坦年轻而正义的心灵。“我

10岁前，中国连年内战，我看到很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他们流着眼泪向人

讨一口饭吃，有的人出卖亲生的孩子，有的人愿意作奴婢也不愿被活活饿死。一个寒冬的早

晨，我走出家门上学去，一出门就看见一名十几岁的孩子蜷缩在那里躲避刺骨的寒风，实际

上，那已经是一具被冻僵的尸体！” 

  就这样，现实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切与他所吸收的国际先进思想和知识。在他幼年的心灵

相互交织、碰撞，使他开始选择人生奋斗的方向。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他最终选择了共产主

义作为他终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信念，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从来没有动摇。 

书籍的魔力 

  结识斯诺真实报道中国帮助邓颖超离开日占区 

  “我从记事起就想当一名记者。”成为一名记者是爱泼斯坦自幼的理想。从小，爱泼斯坦

的父亲就订阅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报纸。爱泼斯坦很喜欢读那些报纸，因为报纸是他看世界的天

窗。 

 



  爱泼斯坦的中学时代是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其校址就是现今地处“五大道”的天津市

第二十中学。在学校时，爱泼斯坦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纽约的一

份名为《前进》的报纸上，稿件刊登在该报“儿童专栏”。“我对所写的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

净了，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被发表出来欢喜的心情始终在内心激荡。” 

  爱泼斯坦很小就靠写作来赚钱。十几岁时，父亲给他买了一台改装过的打字机，他开始用

这台打字机写作。当时，爱泼斯坦的父亲在天津办了一份商业月刊《东方皮货贸易》，他帮助

父亲整理、润色稿件。为此，父亲每个月给他12元“鹰洋”，相当于6美元。父亲给他的这份

“收入”，对他从事这项工作给予极大的激励。 

  大多数人都把《京津泰晤士报》作为爱泼斯坦从事新闻工作的开端，其实，在此之前，爱

泼斯坦曾在天津一家名为《晨报》的俄文报纸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把路透社等国际通讯社的

稿件翻译成俄文。但爱泼斯坦干了没多久，《晨报》就关门了。 

  1930年，十五六岁的爱泼斯坦就被《京津泰晤士报》雇用，从此正式踏上新闻道路。《京

津泰晤士报》报社的旧址坐落于天津现在的解放路上，利顺德饭店北侧，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

楼。楼上部分是编辑部，地下室作为印刷厂。如今，这座小楼已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 

  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每日出版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

馆人手很少，整个编辑部就有7名工作人员。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

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 

  爱泼斯坦生前曾回忆，当时《京津泰晤士报》的主编叫彭内尔，和他家是邻居。彭内尔雇

用他的主要原因是“便宜”。因为，他的薪水还不到从英国雇用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

一。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也没能在这家报馆长久工作下去。“有一次，报社经理看到我的口

袋里插着一本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物，之后就把我开除了。” 

  在《京津泰晤士报》期间，他与另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新闻战士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从而坚定了他的人生道路。 

  1934年初，报社将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要他写一篇评论发表出来，书名叫《远东战

线》，作者是埃德加·斯诺。读着读着，爱泼斯坦被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深深打动了。他打

听到斯诺住在北京，就在一个周末乘火车去拜访。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住在海淀的

一所四合院里。爱泼斯坦只有18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10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这种周末的拜访成了爱泼斯坦天津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许多时候，他都会在京津之间

的火车上度过。 

  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秘密采访红军，西北之行成了他们之间最热烈的话题。斯

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西行漫记》的手稿，这些照片和手

稿后来轰动了世界。 

  离开《京津泰晤士报》一段时间后，爱泼斯坦担任了《北平时事日报》驻天津的兼职记

者。这是一份英文日报，当时该报要在天津扩大发行和影响力，就聘任爱泼斯坦写一些在天津

的外国人的活动之类的报道。然而，爱泼斯坦利用这个机会经过细致的调查采访，采写了一篇

具有震撼力的报道。报道揭露了日本人在天津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的丑恶行径。他们开始通过洋

行、商店向中国人免费“赠送”含有海洛因的香烟，待到吸食者不知不觉上瘾后，就不得不花

昂贵的价格去购买。爱泼斯坦亲身到一些商店、洋行后面的“吸毒室”探访。他看到，很多上

当的“瘾君子”很快变得贫病交迫。爱泼斯坦经过调查得知，散播毒品是当时日本军事情报部

门一手策划的。 



  之后，他在天津给北京的《民主》和上海的《中国呼声》写稿。其中《民主》是斯诺夫妇

创办的，22岁时，爱泼斯坦就成为《民主》的编委会成员，是该刊年龄最小的编委。遗憾的

是，1937年7月，日本占领北京，《民主》随之被扼杀。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爱泼斯坦开始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回忆，那时他经常奔走在万国

桥两侧(今解放桥一带)。桥西是外国租借地，比较安全，日本人不敢轻易进入，他在那里写

稿、发稿，将战争情况进行真实的一线报道，至今，他依然保留着日军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

记录，其中还有一段日军方发言人对轰炸南开大学所做出的牵强解释。 

  不久，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西方国家的租借地成为了人们的避难所，面积最大的英租

界集中的人最多，在英租界可以乘外国轮船离开。 

  一天，斯诺护送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躲过日军的封锁来到天津。斯诺找到爱泼斯坦说，他

带来的三个人都是要离开日本占领区的爱国人士，要爱泼斯坦帮助他们离开日本占领区。爱泼

斯坦帮助他们找到安全的住处，两位女士被安排在中孚饭店，当时是一家印度人开设的旅馆，

就是现在解放路大光明桥对面的“一饭店”。在爱泼斯坦精心的安排下，他们买到了船票，突

破重重封锁，成功逃离日本占领区。 

  后来才知道，斯诺亲自带来要爱泼斯坦帮助转移的三个人中，一位是邓颖超，一位是邓小

平第一任妻子的妹妹张晓梅，还有一位是地下党员王世英。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爱泼斯坦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此事，直到1973年，斯诺部分骨灰

安放仪式上，邓颖超才专门走到爱泼斯坦的面前，对他大声讲述起这件事，周围的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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